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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古大夫好像与以往没

什么不同，依然是雍容儒雅、和
蔼可亲。早晨8点半，像往常一
样，古大夫说，走，我们去查房
吧。

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又说，
今天请大家都把听诊器留下。
我们两男三女 5名实习生相互
看了一眼，心里虽有疑惑，但谁
也没做声，就把各自的听诊器
放在了桌子上，跟着古大夫走
出办公室。

今天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事发生呢？我感到心跳有点加
快。

不只是在这家医院，就是
在全省，古大夫也是数一数二
的心脏外科专家，首屈一指的
权威。能在古大夫手下实习，
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也是
我们的福分。

查房时，根据不同的病人，
询问病史，查看病情，向护士了
解病人用药或用针后的变化
……古大夫絮絮低语，没有半
点马虎。5 号病房 2 号床位是
一位上了岁数的女患者，古大
夫轻轻地对我们说，这位病人
患有二尖瓣狭窄，是一个非常
典型的病例，你们可以听听她
心脏跳动的声音，与正常的心

跳有什么不同。
这样说着，古大夫从白大

褂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副听诊
器，交给男实习生甲，甲戴上听
诊器，把听诊头放在病人胸部，
听了一会，毫不犹豫地说，听到
了，我听到了，声音好像……说
着，甲好像感觉听诊器烫手似
的，将它交给了男实习生乙。
乙戴上听诊器听了一会，也肯
定地说，我也听到了，杂音好大
啊！乙的面部表情明显有点夸
张，他说着把听诊器交给了女
实习生丙。女实习生丙听了一
会，迟疑地说，我也听到了，是
有杂音，而且不小。然后听诊
器就传到了女实习生丁手里，
丁听了一会，马上说，听到了，
我听到了……很快，这个“烫
手”的听诊器就交到了我手里。

古大夫面无表情。气氛好
像不对，四位同学一个个把脸
绷得像刷了一层浆糊，像是紧
张，又像在掩饰什么。掩饰什
么呢？

我接过听诊器，把听诊头
放在病人胸部。奇怪，什么声
音也没有。我把听诊头在病人
胸部移动了一下，让它准确无
误地贴在心脏位置，可还是听
不见声音。我又把听诊器的耳

塞往耳朵里按了按，但耳朵里
仍然是一个无声的世界。我无
奈地摘下听诊器，觉得自己的
脸在发烧，我知道自己肯定脸
红了。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
古大夫，急忙低下了头，我说，
老师，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没
有。

我瞟了一眼身边的四位同
学，他们正紧张不安地看着我，
我感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也
紧张不安起来。古大夫却轻轻
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像是安
慰我，说没关系，真的没有听到
声音？你再仔细听听。我把耳
塞重新塞进耳朵，按着听诊头
的手轻轻用力，屏住呼吸，仔细
听，一秒，两秒，三秒……时间
却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我依
然什么也没听到。我摘下听诊
器，十分不好意思地说，老师，
还是听不到。说完，我觉得自
己眼泪都快出来了，僵硬地站
在那里，像一具木乃伊。

四位同学低着头，一言不
发。空气像是凝固了。

好在这时候古大夫及时招
呼我们离开了这间病房，不然
我真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尴尬下
去。15 分钟后，我们回到古大
夫的办公室。

当着我们的面，古大夫旋
开听诊头上的螺丝，拿掉上盖，
用镊子从听诊头里捏出一小团
紧实的棉花。在那一刻，我们
像全被点了穴，一个个目瞪口
呆，愣在当场。

古大夫说，今天是你们实
习的最后一天，也是我给你们
上的最后一课，合格的只有一
个人。古大夫说着用慈爱和鼓
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的脸
腾地一下子像着了火，把头低
下又急忙抬了起来，不由自主
地把胸脯也挺了挺。刚才对自
己的质疑、在古大夫和同学面
前的羞愧，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

从明天起，你们就要自己
做大夫了，救死扶伤，人命关
天，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一
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是一名医
生应有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
神，更是对病人负责的精神！
医者仁心，半点也马虎不得呀。

古大夫以从未有过的严
肃 态 度 ，说 了 这 样 一 番 话 。
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个都深深
地低下了头。我也把头低了
下去。我知道，我们今天向
老师低头，是为了明天不向
病魔低头。

暮色沉沉。车子进库时，灯光
已经明亮得像水晶。他降低车速，
车子低沉地嗡嗡叫着，像回到圈里
的羊，倒退着进了车位。这是个平
常的黄昏，跟以往任何一个黄昏一
般静好。像往常一样，他感觉自己
就像被潮水迎进港口里的船，即将
面对随之而来的葡萄酒一般醺然
的夜晚。

关上车门。他脚下像踩着弹
簧似的，向着地下车库出口而去。
突然，他触电一样停住脚步。邻居
家的车位上，那辆破旧的桑塔纳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辆崭新的凯
美瑞。这种车子的市价是二十多
万元，比他自己那辆还要贵一些。
他的心里一下子泛起了难言的滋
味。邻居家并不富裕。丈夫在外
面开小店，妻子在家里做主妇，还
有两个孩子，比起双职工、一孩的
他家，境况要差多了。怎么那么快
就买了新车？

他退后几步，看看周围，没有
错，就是这个车位。他又走近几
步，仔细看看车子，没错，是新
的。他胃里开始冒起了酸水。最
近邻居的生意不好，客人少了很
多，还跟自己诉过苦，哪来的钱买
新车？又或者，车子是他借来的？

愉悦心情荡然无存。他感觉
自己就像签了一笔大生意，却发现
是个骗局。这辆车子变成一床厚

厚实实的黑棉絮，裹得他喘不过气
来。他的眉头拧成把黑刷子，脸上
拉下两道长长的跑道。他似乎看
见邻居坐在车里，似笑非笑地看着
他。好像在说：以前你处处把我比
下去，现在轮到我威风了吧？

出了车库，就看见邻居家的女
人迎面走来。他赶紧迎过去打招
呼。以前他一直等着对方打招呼
的 。 吃 饭 了 ？ 没 有 ，哪 有 这 么
快。女人一笑起来，周围的皱纹
都向鼻子中间挤去，看起来心情
不错。他紧张地咳嗽了一下，我
刚才经过你家车位，换新车了？
恭喜啊。是啊，我家那口子最近
做了电商，在平台上签了一笔大
单，就把车子换了。女人的大嗓
门向周围辐射，好像要向全世界
宣告一样。他脸上的肌肉扯动了
一下，想笑笑不出。好在夜色漆
黑，灯光微弱，女人没看出来，也
没兴趣理会。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
梯。其沉重的程度犹如优等生高
考失利，其忧伤的尺度犹如舞台上

垂下的厚厚帷幕，其缓慢堪比乌龟
爬金字塔。终于还是到家门了。
他深深叹口气，无精打采地按了门
铃。

妻子开了门。她的脸像个向
日葵，发着光。问他，怎么，今天
给领导批评了？他摇摇头，没什
么。门在身后关上了，他习惯性地
张望一下，孩子呢？妻子高高兴兴
地说，今晚跟同学去聚餐了，还没
有回来。他勉强开朗的脸瞬间变
成漆黑。为什么那么浪费？没事
去外面乱吃干嘛？转眼间他的头
发里酝酿起闪电，眼里腾起了怒
火。刚才的不如意一下子就要在
这个小借口里爆发出来了。

奇怪的是，妻子一反常态没有
惊慌，反而不以为然地瞪了他一
眼。怎么，我们孩子期中考进了前
十，不应该奖励一下？他一愣。儿
子平常可是经常在二三十名间徘
徊，难得这么辉煌。他的怒火一下
子无影无踪。条件反射地，他向邻
居家的方向瞥了一眼，小声问妻
子：老陈家的老大跟我们儿子同个
班，他考得怎样？妻子摆个胜利的
手势说，被你儿子比下去了，也不
知老陈知不知道。

他心里的乌云转眼间消失得
无影无踪。他悠闲地歪在沙发上，
用遥控器打开电视，里面播放着
《今晚星光灿烂》。

申鹏下班时，夕阳已经西下
了，忙了一天，终于可歇息了。

回家要经过海韵广场，广
场上，喜欢运动的大爷大妈晚
饭后都出来散步了，还有年轻
妈妈推着孩子，车上的婴儿手
舞足蹈，开心地笑着。也是，
这时候不冷不热不晒，正是户
外活动好时光。

天空中飞来一群鸽子，浅
蓝的背景下随即划出一道优美
的弧线，嗡嗡的鸽哨声从申鹏
的耳廓飘过。他以最快的速度
转移了视线，可身体还是连打
几个寒颤，额头都冒汗了。

剩下的路是如何走回家
的？申鹏自己说不出。

推开家门，菜香饭香扑鼻
而来，不仅有香，还有暖流，那
暖流有穿透人性的柔软，在申
鹏心中，家是温馨的港湾，归
家的人就如远航的船，有靠岸
的安适。

餐桌上有申鹏喜欢的梅菜
扣 肉 ，三 分 肥 七 分 瘦 的 五 花
肉，配上幼嫩的菜干，口感绝

佳，风味独特，最适合下饭。母
亲还准备了红烧酿豆腐，外焦里
嫩的豆腐撒点小葱，色香味俱
全，也是申鹏喜欢的。此外，还
有花甲煮金不换，乳白的汤，配
上绿色的金不换，十分诱人，堪
称补充能量的琼浆玉液。

换上平日，申鹏会吃得大
块朵颐，津津有味，可今天却
寡淡无味。

看着剩菜剩饭，母亲关爱
地问:“儿子，不舒服吗”？申鹏
摇摇头，“不不，是不饿”。

母亲进厨房收拾了，一边
洗刷一边跟申鹏说:“今天丁姨
来了，他们家准备要把房子卖
了，她孩子考上大学，等着交
学费呢。”

“啊！卖房？交学费？那他
们住哪？”申鹏发出几个问号。

“她其实也是想看你和杨
柳有什么法子……买方倒是挺
有爱心的，了解丁姨急着卖房
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假如丁姨
有办法把买方要交的税费省
了，他会将省下钱拿出大半资

助孩子读书用……”
申鹏凝神静气听完母亲的

话。原来丁姨的孩子如愿考取
了美术专业，孩子从小就喜欢
画画，是值得好好培养。但丁
姨把房子卖了，那她一家怎么
办？总得有个安置的地方啊。
申鹏不知如何是好，在饭厅里
走来走去，美术可是大学里最
烧钱的专业之一啊。

母亲接过话题:“是啊，丁
姨家本来经济拮据，这样一来
压力更大了，儿子，他们家可
是我们的大恩人！你问下杨柳
的舅舅吧，他在不动产登记中
心上班，看能不能想办法帮帮
他们。”

申鹏更头痛了，原计划回
家好好缓解疲劳的心愿成了泡
影。自打下班看到鸽子到现
在，他就心烦意乱。事情虽然
过去快二十年了，只要想起，
仍心有余悸。

高三那年，一天放学回家，
天空中飞翔的一群鸽子把申鹏
迷醉了，以至完全忽略了迎面

疾驰而来的大货车，千钧一发
之时，是丁姨的丈夫李叔冲上
前，把申鹏狠狠推开，而李叔
的双目却从此失去光明……

妻子的舅舅是不动产登记
中心的负责人，这个申鹏记得，
但申鹏明白纪律的严明和作风
建设的重要性，当然也懂不能
为难舅舅，更不能害了舅舅。

申鹏十分希望杨柳能早点
回来，妻子在交警部门上班，
加班加点是常态化了。好不容
易等到十点半，杨柳终于回来
了，他顾不得体贴，一股脑把
今天的事全倒出来。他相信杨
柳的脑子特别聪敏机智，每每
在关键时刻要比自己的应变能
力强。

这些年来，丁姨、李叔的名字
杨柳听了上百遍了，那些故事也
耳熟能详。但她与申鹏的想法一
致，绝对不能给舅舅添麻烦。

第二天上午，申鹏忙完一
堆业务后，抽空打开手机，微
信里，杨柳发来一段文字:“老
公，我想到办法了！要不我们

暂不买车吧，把那 20 万元先给
丁姨的孩子上学用，到时我们
统一口径说，是二十年前那个
货车司机委托交警转给孩子读
书的赞助费。让这个爱心故
事，也留下我的一份！”申鹏刚
给妻子发出一个感恩的表情，
母亲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她怕
在家时说这些，让儿媳妇听到
不方便，就在电话里一再强调
要申鹏帮帮丁姨。

有妻子的大力支持，申鹏
爽快地回应:“妈，您放心吧，这
事我们会解决。”

当申鹏和杨柳把钱交到丁
姨 手 中 时 ，她 和 李 叔 半 信 半
疑，丁姨提出能不能跟司机见
个面？杨柳沉默一会，对丁姨
说:“对方有叮嘱，这事只有你
我他知道就行。”

杨柳能说会道，终于让丁姨
安心地收下这笔钱，有了这笔善
款，孩子读书费解决了，丁姨他
们也就不必到郊外租房了。

从丁姨家出来，申鹏和杨
柳会心一笑。

1
进大厅门，他看到是童

娟娟在值班。
前台案几上有两个人

在排队填表。他把手里的
打 印 机 耗 材 放 到 保 安 面
前，让他们喷酒精，再拿
起手机扫前台边沿的安康
码和行程码，给另一个保
安拍照留存。他很熟练地
将例行登记的后两道程序
先做。

他几乎每天都要来这
栋大楼一趟。虽然胸前工
作牌职务一栏填的是“工程
师”，但和大厅里的保安及
前台小姐姐们“大宝天天
见”，熟悉了，大家都会招呼
一句：“来送货啊？”

2
是的，其实他的主要工

作就是送货和设备维护。
这栋楼是一个大型事业单
位的办公楼，楼层分布着各
部门、科室。按照标书规
定，楼层每个办公室的打印
机粉墨用完，抑或出现各种
机器问题，他作为供货单位
定点工作人员必须随叫随
到，以最快速度响应，给予
配货或故障处理。三十几
层楼，几百个办公室、数千
台打印机运转，他几乎每天
要来一次，有时两次甚至加
夜班。

他 之 前 在 单 位 做 仓
管。因为负责这栋楼业务
的老丁打报告给公司，说自
己有哮喘老毛病，每天口罩
不离实在有点吃不消，而且
常常忍不住咳嗽，不但让客
户狐疑惊恐，也影响单位形
象。公司售后部开会，他被
推荐为接替人。

主管找他谈话时一连
用了好几个“而且”。主管
说，你年轻，二十七八岁的
年纪整天困仓库里，屈才
了。而且你对各型号的产
品最熟悉，而且公司也培训
过你电脑及打印机的使用
和维护，而且你多在外面
跑，会接触到更多的美眉，
爱的火花说不定就被点燃
了……

他也觉得自己是接替
老丁的最合适人选。

3
前面两人填完了表格，

轮到他了。表格每一栏的
抬头他闭着眼都知道是什
么：序号，日期（具体到时、
分），姓名，身份证号码，现
住地，手机号码，访问部门
（人），实时体温……再后
几项是签名确认、授权人、
当班人及备注。他只需填
到签名确认就可以，后三
项由前台小姐姐们填。他
看看前面填好的文字，轻
轻笑了笑。和每次看到的
差不多，要么龙飞凤舞，要
么仿若天书。

他第一次来这边的时
候，也效仿着前面人的笔法
写得藤缠蔓绕，但写着写着
总看得有些碍眼。后来觉

得还是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地写比较好。在单位，同事
都夸他的字清爽。他自己
清楚，这是逼出来的。刚做
仓管时发货，下面县市一处
地址的58号，歪成了68号，
后来那批货虽然找回，但没
挡住客户的投诉。那以后，
库房里但有闲空，他便将自
己这“臭字”练一练。

童 娟 娟 虽 然 戴 着 口
罩，可他总觉得她是前台
几个女孩们中最惹眼的。
有时他看到她的眼神里像
飘着什么东西，柔柔的，淡
淡的。

他发现，每当童娟娟当
班时，表格后三项的填写竟
然效仿起他，一笔一画，那
么清洁、工整。

偶尔，他心中冒出一些
奢想。好在口罩捂住了半
张脸，没人看到他心潮涌动
的表情。他不善言辞，至今
还单着。微信里常有陌生
的女性昵称加他好友，他添
加过几次，发现多是微商做
广告的，后来不熟悉的人他
不再接受。

譬如有个昵称“不想长
大”、小女孩头像的人已加
他两三次，系统提示“对方
从电话号码搜索到你的微
信”，他点开她（他）的朋友
圈，一片空白，便毫不犹豫
地将其忽略。

4
这些日子，他晚上都要

去三院陪床。在建筑工地
做工的父亲从脚手架上摔
下，左脚跟粉碎性骨折，晚
上离不开人。他曾劝父亲
不要再做这么累的体力活，
可父亲总是笑着说，等还完
你的房贷我就换个轻松点
的事。

这一天，住院部电梯
口，他没想到会遇见童娟
娟。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掩
不住两人的惊讶。后来童
娟娟问他可有现金，能不能
换五百元留给在这里住院
的一位长辈亲戚？因为老
人家不会手机收款。童娟
娟手机付钱的时候，顺带加
了他的微信。

他才发现，她就是那个
被他数次忽略的“不想长
大”。

准备打招呼说再见时，
童娟娟的电话响了……最
后一句，他清晰地听见童
娟娟熟练地报出了他的手
机号码。随后，他的手机
响了。

电话里说，26楼一位领
导在加班整理急需文件，彩
打机忽然没粉了，打你们公
司固话和预留的手机号都
没人接，通过我们前台小姑
娘联系到送货的你，能不能
加班给送一套过来？

他 朝 父 亲 的 病 房 望
望。童娟娟有些羞涩地笑
着说：“我帮你照看一会，等
你回来，你可放心？”

一年后，在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他笑着对童娟娟
说：这一次还是需要我们俩
同时签名，来，比一比，看谁
的登记更工整、更虔诚？

钓鱼城三面环水，山似天堑。
相传沧海横流的大洪水时代，有巨
人立于石上，持长竿垂钓嘉陵江
中，得鱼以救民饥。

钓鱼城，是个传说。
钓鱼城，也有一段历史。史书

说的是战事：宋朝于此筑城，据险
要地势而挡住了蒙古大军的铁
蹄。蒙哥战死，是此城钓到的一条
大鱼。

巍巍城池，气势恢宏。石城之
顶，却是平畴千顷。战时驻兵，平
时种养，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刘川江世代居于钓鱼城。先
祖搭建草庐，开垦良田，耕种为
生。先父忙季农事、闲时下山做点
小生意，草庐换瓦舍，日子渐显滋
润。到刘川江这代，农事与生意的
技能升级，在山上包了大片地，建
桃园种桃树，到山下又建了桃片加
工厂。这些年来，刘川江不仅赚得
盆满钵满，还带动钓鱼城的一些钓
鱼人吃饱饭、赚了钱。荷包鼓起后
的乡亲，不少也洗脚上岸到城里买
房，过起了舒坦日子。刘川江却仍
住在钓鱼城上，桃林之中的农家小
院，自喻为桃花园。

川江有个女儿，乡亲们从小叫
她刘桃。当桃花园的刘桃出落成
桃花闺女时，川江把她送出国留学
去了。

钓鱼城再有名，始终是乡下；
桃花园是有花有果，终归是农村。
又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街坊们传
开了一个消息：刘桃回来了。有人
从上山的车里看到了她，那个水
色、那个洋气，灿若桃花。

刘川东唤回刚毕业的女儿，他
要在钓鱼城上建桃源贸易城，山上
村民的小康路还得继续铺，女儿正
当出力了。他引进了新品种，建起
了生产线，瞄准的市场在欧美，样
样都要跟“洋文”打交道。川江吃
不消了，女儿在国外学的是生物技
术，正好派上用场。

冷寂了好一阵子的钓鱼城又
到桃花盛开时，赏花者络绎不绝。

好久不回村的“城里人”回来
了。种了一辈子桃花的钓鱼城人，
心思不在桃花，想看的是当年山里
丫头长成花。

大毛已不叫大毛。他从宾利
车下来，掸去西服上刚刚飘落的一
瓣桃花，递给川江一张印着“毛德
雄董事长”的名片。“刘哥！不，不，
不，刘叔，不记得我了？”双手拥住

川江，揽得还挺紧，目光却越过刘
川江后脑，穿过桃林。

桃花林里，丛丛粉白衬着一袭
嫩黄。刘桃正在用放大镜观察着
花蕊的细部。

农家腊肉，土鸡汤，加上桃花
酒，川江和这个从前在他厂里偷了
一箱桃片跑省城就再没回来的大
毛喝开了。刘桃不喝，静静地听他
们聊。

川江需要大毛的投资，毛董事
长需要刘桃做秘书。话题不在一
个频道，刘桃听起无趣，回地里
了。二人的酒话越说越离谱，醉趴
了，宴席散了。

副县长来了，分管外贸的。他
早听说了川江的项目，一直没顾上
来视察——领导视察，就是支持。
这一回，秘书在电话上通知了川
江，副县长还带来了支持政策哟。

喝着上等好茶，品味新试产的
桃片。副县长口里叫着好，眼睛瞄
着一边给茶杯添水的刘桃。这份
好感川江是听懂的，也很熟悉，但
刘桃瞪了老汉一眼就出了门。川
江红着脸对副县长说“考虑考虑”，
副县长则青着脸收回了桌上的文
件，说着“研究研究”甩门而去。

市区、省城，来客接连不断。
昨天送走了一个，今天又来了一
批。花期之后，桃树挂果。可刘桃
琢磨的那片从中东引进的新品种，
还是只掉花、不结果。

刘桃给罗兰发了求助邮件。
邮件的结尾，刘桃画了一朵桃花、
一面国旗，代替了署名。罗兰是留
学时的同学，毕业之后她回国了、
而他没有同行，去了以色列，继续
果树专业的深造。同窗三年，也仅
仅是同学。

钓鱼城归于冷寂，愁煞父女
俩。川江醉饮桃花酒，刘桃面上桃
花谢。

忽一日，山腰弯道传来车辆轰
鸣。刘桃伸长脖子，林子挡住了山
道，只看见一汪清流，绕山崖东
去。波光粼粼，涟漪阵阵，似有鱼
动。

从小货车驾驶室跳下一个年
轻人。货厢装得满满，有一口特大
号的行李箱。其他的，则是一棵棵
枝条，枝条上，有鲜嫩的苞芽，像一
只只鱼眼。

刘桃迎了上去，唤了一声：“阿
兰！”声音很轻，好像怕惊扰了钓鱼
城下大江里的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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